
大部分镜头拍摄都在晨光中或者在非自然光的夜幕下展

示，为保证对影调的把握，大量的霓虹灯加入到影片的叙事结

构中，向人们展现出光影浮华之下潜藏着的欲望和那朦胧的

都市之感，不论是骑着自行车在街市穿行的阿宝，还是穿着全

套的西装风衣在奢华殿堂走过的宝总，哪怕只有一个背影，镜

头和光影的叙事都渗透着王家卫独一无二的气息。每一个镜

头、每一个道具、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探索。浓稠的“上海腔

调”，霓虹招牌之下，黄河路上的江湖儿女被拉入时代浪潮中，

艺术化地构建了大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迁。黄河路上

衣香鬓影，觥筹交错，各色弄潮儿悉数登场，一座城、一席酒、

辗转半生、看尽繁华，演绎了一出出精彩商战传奇，浓缩了90

年代摩登上海的风起云涌与活色生香。一幕幕展现出时代变

革中上海百姓的悲欢离合与坚韧执着，引领观众重新领略了

20世纪山河岁月，时代变迁的上海风貌。

此作品在2012年获小说排行第一名，之后荣获茅盾文学

奖。昔日黄河路的繁华时尚已不在，而大王蛇却历久弥香。

如今黄河路已成为网红打卡之地，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交通

部门没有办法，只好临时设置红绿灯来助力行人安全。排骨

年糕再次走红，风水轮流转，繁华落尽，回归现实，谁的人生没

有遗憾？影片中主人翁阿宝在老法师爷叔的调教下，走进人

生高光时刻。阿宝兑现了对所有人的承诺之后又变成默默无

闻的阿宝，在江湖上留下宝总的传说，而他的名字终将会被遗

忘，飘散在风中，不响。花无百日红，千年万年，飞花逝水，繁

花已满地，唇亡将齿寒，如烈火中的凤凰，凄美而壮烈。阳春

白雪，舞尽繁华，如逝去的年华。曾经在华盖之下火树银花，

在生活中有时呈现无法抵抗的姿态，我们如一颗颗细小的微

尘，在时代的洪流里，在炙热的阳光下，被风轻轻吹起。繁花

生树之后，就是繁华落尽！

评
说

繁花落尽
张时卫

美到极致的《繁花》已落幕，弱水三千，只饮一瓢。一

层层暖橘色的影调，经过滤镜展现了画面独特的魅力，被

人民日报评论该片将成为“孤品”。每个镜头都是余韵悠

长，让人着迷，这是一场光影盛宴，让我这位摄影爱好者

反复观赏两遍（上海话版本、普通话版本）尚感意犹未尽

……影像风格，韵律无穷，极具王家卫的镜头美学，在《繁

花》中得到极致的呈现。

“冲动，你太冲动了。拉都拉不住你，可真

有你的。”狗宝拿铁呜咽着躺在地上，听着安大

妈不停地数落，心里很不好受。楼上狗宝蝴蝶

酥也在叫，慌张，焦急，但更多的是关心。拿铁

赶紧止住哭，以免蝴蝶酥更难受。它睁开眼睛

偷偷瞄了一眼安大妈，谁知正和安大妈的双眼

对上，哎呀，安大妈生起气来眼睛睁得真大，声

音也大：“你怎么这么不文明呢？你怎么能咬

人呢？”拿铁听了，很不服气地把头扭向另一

边，叹自己没有话语权，无法声辩。毕竟自己

在最后关头还是掌握了分寸，只是在王伯伯的

脚踝处恰到好处地咬出一排牙印，并没有伤着

他，充其量是吓着了他，或者说是让一电梯人

受到了惊吓而已。当然，咬人是不对，可是我

为什么咬人，你们想过没有？究其原因，难道

王伯伯没有错？安大妈你没有错？如果你们

稍微照顾一下我和蝴蝶酥的情绪，就不会发生

今天的“事件”呀。王伯伯，安大妈，你俩是那

样清高、古怪、互不搭理，闹得我和蝴蝶酥也不

能在一起，现在出了事，就一股脑把责任全推

到我狗狗身上，这太不公平了。拿铁委屈得又

呜咽起来，那声音不可抑制地拖得老长，惹得

蝴蝶酥又狂躁不已，大声附和以示抗议。

“这两只狗狗是双胞胎吗？”“一个男宝，一

个女宝。”“呵，龙凤胎吗？”每当拿铁与蝴蝶酥

在一起时，总有人惊奇地问。开始，拿铁与蝴

蝶酥还有些不好意思，它们各自的主人也不好

意思。“不是，不是，这是蝴蝶酥，它住楼上。

这是拿铁，它住楼下，不是一家的。”拿铁的主

人虹虹笑着回答，牵着狗随着狗走，蝴蝶酥的

主人江江也笑眯眯地牵着狗随着狗走。拿铁

和蝴蝶酥听说它俩像双胞胎，开心极了。它俩

“汪汪”叫着，很乐意一起溜达，肩并肩的那

种。虹虹与江江也只好肩并肩地跟着走，四处

开着花，真好看。渐渐地，一到周末，他们四位

就一起出去遛弯，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

可是周一至周五，那可就是痛苦的时光

了。那时它们只能各自跟着安大妈和王伯伯

在小区里溜达。可是安大妈和汪伯伯总是错

开走。每次听到楼上蝴蝶酥的欢叫声，拿铁就

知道它要出门了，拿铁就头抵着门，也汪汪叫，

要求安大妈将门打开，它能哧溜一下冲出去，

和蝴蝶酥呆在一个电梯里，一起去溜达。可安

大妈偏不走，她摸摸这摸摸那，好像专门和拿

铁作对，不知等了多久才出门，那时蝴蝶酥早

没影了。

然后拿铁只好没精打采地跟着安大妈慢

慢晃，然后一个大妈妈走了过来，然后又一个

大妈妈走了过来，她们先打着招呼：拿铁真乖

呀。然后她们就围在一起聊啊聊啊，没完没了

聊个不停。拿铁只好傻愣着站在安大妈腿边

不动。拿铁那时真羡慕猫：猫可以像主人一样

自由自在地在小区里溜达、恋爱、繁殖，但狗不

行啊，狗没有了主人，就会被冠以“流浪狗”的

名号，谁见谁怕，真悲惨啊，狗的一生只能被人

牵着走，没有自由，更没有恋爱自由。可是尽

管这样，拿铁还是忍受着情感的折磨，温顺地

站在安大妈的腿边一动不动呀。

可今天不同，今天的电梯只有一个在运

行，另一个坏了。大家都耐心地等着一个电

梯，电梯一到，都迫不及待地挤上去，结果拿

铁和蝴蝶酥一下遇上了。哎呀，电梯里人真

多，拿铁和蝴蝶酥挤在一起，兴奋不已，不住

地动，正开心着呢，王伯伯突然将蝴蝶酥抱

了起来。拿铁的怒火“噌”地一下燃烧起来，

“汪”地大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变样，然后朝

着王伯伯的脚踝就是一口。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拿铁还是听到了蝴蝶酥的惊叫声，它随

即稳定了一下情绪，在最后关头，只是咬了

一排牙印而已。

随
笔

冲动 胡玲

1980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庐江中学补习

班自习，也在补习的同学兴冲冲地拿来一张安徽

日报，上面有一则招干启事，安徽省农行在全省

高考落榜生中招干1000名。不用考试，只需提

供语文成绩在55分以上的高考分数条就可以报

名。看后，我不以为然，因为高考前得了“麻疹”，

休学治疗耽误了不少课程，导致高考失利。心

想，努把力，明年考上大学应该问题不大。当年，

能上大学很难，也很光荣的。巧的是，第二天母亲

也拿着同一天的安徽日报来动员我报名，说出的

理由是，银行员工是干部身份，而且不存在发不出

工资。那个年代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区别是很

大的。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我到县农行报了名。

那时，招干没有面试一说，多年以后才得

知还有政审一关。县农行派人到我母亲单位

进行了政治审查，只是我不知道而已。12月

下旬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补习班。那年我17岁。

我被分配到县农行下辖的营业机构，这家

营业所地处巢湖之滨，街道的北边是座山，名

字叫白石山，天气好的话，从山顶可以看到巢

湖的姥山岛；南边有条河，由于空间有限，街道

狭窄而细长，从上街头到下街头延绵好几里

地，下街头有条白石天河通往巢湖，很多房子

不得不建在山上。营业所主任是位老同志，正

直、善良，给我安排的工作是记账会计。我的师

傅是位20世纪50年代入职的老员工，热情、认

真。手把手地教授我记账方法。

5个月后接到通知，巢湖地区农行举办新学

员培训班。记得课程是按会计、出纳、联行、计

划、信贷来讲授的，由于有5个月的实习基础，学

起来相对轻松一些，每学完一门课程都要考试，

成绩张榜公布，我每次考得都还可以，还考过几

次100分呢。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收获满

满。培训回来不久,当年高考成绩出来了，同期

在庐江中学补习的十来个同学几乎都考上了大

学，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我很惆怅，为此还偷偷

地掉过眼泪，甚至有过辞职再考大学的念头。

在从事记账工作的同时，我担任了主办会

计工作，那时一个区公所范围只有一家银行，

开户单位众多，每天的凭证就有200多张、不

仅要记账，还有发电报、寄联行信、报销费用、

装订传票（账簿）等工作。只有下班以后才能

通过科目日结单来记总账，最后通过总账记日

计表来检验当天收付发生额和余额是否一

致。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工作之余，我一直没有放松文化课的学习，

希望有深造的机会。198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接了一个电话，无意中得知中央电大经济类

要招生，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参加考试的申请

报告，营业所主任很快就递交给了县支行，在领

导的关怀下，1983年4月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

脱产学习金融知识，离开了工作第一站。

其实，在这期间是有爱情降临的，好几个

姑娘都含蓄地表达过爱意，她们都是单位的会

计，与我工作上有交集，只是那时年轻不懂爱

情，工作、学习忙得团团转。记得在复习迎考

的时候，有天房间被扔进几本考试用的书籍，

事隔40多年了，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姑娘买

的，在此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衷心地祝愿她

们幸福快乐。

记
忆

那年17 左毅夫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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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拈韵三首
张武扬

岁杪有记
寻幽接翠过南阡，野鹊衔云自在翩。

远浦梦回池草老，清霜气挟岭梅先。

浅深吹雪诗三百，顾盼嘶风竹八千。

琢句遣怀谁寄韵，新晴独赏待春笺。

红宝石婚寄语
黾勉从容与雅宜，结缡唱和慰襟期。

时来有意相如赋，偏爱无香子美诗。

一脉灵犀酬阔远，浮生秋水自参差。

侧身天地寻常处，饯岁随心籍共持。

外孙女两岁即兴
涂鸦兴至缤纷见，垂丱攀栏指远鸿。

清浅啼痕呼白首，轻盈笑靥唤黄童。

尽情蝶舞几番戏，随意花开一点通。

乖巧初萌依暖日，娇柔天赖贮春风。


